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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忙碌的
中学生涯里，每天一大早，天蒙蒙
亮母亲就起床下厨为我准备盒
饭，那是几十年过去了回想起来
仍备感温馨的童年，因为盒饭里
有着母亲满满的爱。

当年生活不是很过得去，我
的盒饭里不常有鱼肉，倒是鸡蛋
--不是卤蛋、炒蛋就是煎菜脯
蛋。青菜自家盛产，菜园就在屋
前，现采现煮，永远也吃不完，常
吃的有小白菜及空心菜，幸亏并
没因为吃多了青菜而面有菜色。
每逢农历初一十五拜神，母亲总
会恭恭敬敬的准备了鱼肉，餐桌
上因此香味四溢，用餐时气氛格
外活络也就可想而知。

当年能上学已经是恩宠，哪
还敢奢望天天大鱼大肉及水果，
那根本是不可能的梦想。班上一
位医生的女儿，天天有人送饭盒，
还外加大粒苹果或高贵的水梨，
每每让同学们垂涎三尺羡慕万
分。或许是环境优越，那女同学并
不觉得珍惜，有时还嫌家人带那

么多干什么？因此有时会大方的
分给同学吃。班上好多同学都曾
接受她大方的馈赠，我曾吃过她
吃不下的卤鸡腿、石榴、香蕉，还
有一次是一小片苹果。后来那女
同学一帆风顺地考上音乐系，出
类拔萃地念了四年后又风光地出
国深造。那时心灵里憧憬着"有钱
真好，还能学钢琴！"另外一位父
亲在中学教书，母亲也是老师，我
好喜欢宁的亲和力。我的羽毛球
启蒙老师是她，她每每不厌其烦
的教导我该如何发球，跟我这菜
鸟练习，不嫌烦地一再弯腰拣球。
最喜欢她的口头禅："没关系啦！
我以前也是不灵光的！"那是一张
充满热情的笑脸，把个笨手笨脚
的我调教得可以跟人分组对打，
灵活杀球，宁功不可没，宁后来顺
利考上新闻系，毕业后当上记者
羡煞好多人。

同学们有时用餐时会彼此探
头参观一下盒饭盒内的风光，我
是羞涩的时候居多，记得有一次
还引来班主任老师关切："你带这

一点菜，营养怎么够？"害我事后
还躲到厕所擦眼泪！啊！那一段艰
苦岁月。当真吃苦也是吃补，后来
在职场上就算遇到再恶劣的考
验，我都能在最短的时间内调适
化解，我想我的成长经验应该有
相当大的影响。而学写诗后，一
回读到一首《阿爹的饭包》，更
是让我触动深深，尤其是末段：
有一日早起时，天犹乌乌/阮偷
偷走入去灶脚内，掀开/阿爹的
饭包：无半粒蛋/三条菜脯，蕃薯
签参饭。

随着时代脚步的改变，现在
的孩子学校都有供应营养午餐，
因此留下的回忆可能是谁是大胃
王，谁吃得最快，谁最挑食，或
许还有可能为了谁多添一碗饭害
别人没吃饱。这几天吃着上班单
位提供的盒饭--素食的居然办
得比荤食可口，勾起我无限回
忆，心灵之海因此溢满青春年少
那段带盒饭的岁月。往事如烟如
梦，走过白衣黑裙时光，盒饭里
曾尘封了一段不为人知的回忆！

想家的时候，想起最多的竟
然是一种声音。那就是妈妈蹬着
老缝纫机的吧嗒声。这种声音就
像是妈妈唱起的摇篮曲，贯穿了
我的童年和少年时光。

那时候，穿的衣服都是补了
又补，布丁摞补丁的。妈妈有一
种本领，能把补丁弄得很好看。
那种创意，跟现在的休闲服差不
多。

比方我衣服最爱烂的地方是
袖子和膝盖。特别是有右袖子，
因为我们爬墙，我都是右手先
上，所以胳膊那地方早早
就会磨出洞。妈妈就会
找两块颜色一样的布，给我一边
袖子打一个补丁，那补丁的样
子，跟现在的休闲西服几乎一模
一样。

膝盖烂了，妈妈就会把补丁
打在里面，在外面用随色线，一
圈一圈跑起来。直到把烂的洞洞
也扎得看不出来为止。

平常我和妹妹是不大关心妈
妈和她的缝纫机的。只有到了冬
天了，我们知道妈妈赶集给我们
买了布料，要做新衣服了，就对
妈妈的缝纫机非常感兴趣了。

但是妈妈的活儿很多。村里
有缝纫机的人家不多，妈妈不但
要做全家人的衣服，还要做邻居
的，要做二叔三叔的，所以常常

忙到半宿。
感觉那时候的冬天很冷很冷

的，我和妹妹趴在很暖和的被窝
里，看着妈妈在灯下忙活着。灯
是煤油灯，灯光摇曳，妈妈很小
心，但是无论怎么小心，妈妈还
是常常不经意间就把小油灯扑灭
了。我和妹妹就缩进被窝吓唬妈
妈，大毛猴来了，大毛猴来了。

妈妈说来了先把你们叼去。
我们看了一会儿，熬不住，就睡
了过去。醒了后，发现妈妈还在
忙活。

这样，从一开进冬月门，妈
妈就开始做衣服，妈妈能一直忙
活到快过年了，才能给我们做完
衣服。

因为家里的缝纫机和妈妈出
色的缝纫技术，妈妈在邻居们中
间显得很有人缘，忙活了半天，
给人家把衣服送去，听着人家的
感谢话，妈妈很高兴，很有成就
感的样子。

我和妹妹那时候就想找个词
形容妈妈，但是不会找。现在知
道了，那个此词就是虚荣。是
的，虚荣且热心的妈妈蹬着缝纫
机，穿过了我们的童年和少年。
直到现在。

妈妈已经老了，需要戴上老
花镜了，缝纫机也老了，蹬起来
有咣当咣当的声音。但是，听着
妈妈蹬着缝纫机的声音，总是感
到温暖，有一种很踏实的感觉。

每到冬天，我总是渴望
着下雪的日子，雪花飘飘洒
洒，装扮出银装素裹的世
界，置身于如诗如画的清洁
景致里，心灵的浮躁和悸动
的灵魂慢慢沉静，以灵动的
心思，去寻找归宿的落点。

我喜欢在纷纷扬扬的雪
中漫步。头上、身上，晶莹
的雪花落下一层，我不抖
落，因为雪是冬天最美丽的
诗 行 ， 你 听 ： 簌 簌 、 簌
簌……这是多么美妙的苍穹
之音。

伸出双手，掬几朵雪花
安放在掌心，想细细地观赏
它们是怎样绽放、如何融
化。这大自然的精灵，只那
么几秒钟的时间，便把经历
多少艰辛的凝结，悄然化为
一滴透明的晶莹；把所有风
雨、所有坎坷、所有伤害、
所有痛苦，都在飘扬中抖
落，都在消融中化解。这是
一种超群的智慧，只有始终
保持一颗超然的心，才能做
得如此了无牵挂，如此了无
痕迹。

踏着落雪，走在大街
上，来来往往的车辆，缓慢
地推进着归家的渴望，寥寥
无几的行人，匆匆忙忙地挪
动着脚步。在他们的前方，
一定有一声温暖的呼唤，指
引着迷离的方向。

先落下的雪花，已经慢
慢融化了。后来的雪花，义
无反顾地贴近。它们虽然没
有语言，但我知道，它们一
定在说着充满温柔的情话。

停停走走，走走停停。
不知不觉，我已经在雪中漫
步了几个小时。被世俗感染
的心灵，在这漫天飞舞的雪
中，重新经受了一次洗礼。
你看那洁白的雪花，它不报
怨狂风肆虐的吹打、天空无
情的抛弃、冬日残酷的冰
冷，它以宽厚、容忍、大度
的胸怀，把一切恩怨情仇，
都交付给了广袤无垠的大
地，以一滴水的恩泽，回报
所有苍生，滋润出春花烂漫
的芳香。

仿佛我自己也变成了一
朵洁白的雪花，天空是慈祥
的母亲，大地是温暖的老
家，浪迹的脚步走过东南西
北，却永远走不出母亲心灵
的广场。

雪花，跳着灵动的舞
步，舞出冬天的一份潇洒。
不染尘埃的心灵，让世界变
得纯洁无暇。即使悄悄融
化，留给泥土的，也是一滴
爱的精华！

雪花的歌
文/一脸风尘

盒饭里的回忆
文/王祖远

妈妈的老缝纫机
文/夏龙河

当冷风吹落树上的最后一片
黄叶，旋而又凛冽地扑入人们温热
的怀中，像一个顽皮的孩童，在天
地之间尽情的呼啸，把又一个冬天
送到人间。每当穿上各式时尚的棉
衣，在感受着温暖的同时，让我又
想 起 二 十 多 年 前 的 那 件 绿 袄
来……

那是我上初一的时候，中学在
离家二公里的村里，由于是镇里的
一个分校，生源不多，主要是周围
附近村里的学生，没有食堂宿舍，
只能一天六次骑车往返于家中与
学校(包括早自习与晚自习)。这种
来来回回对于我这样一个从小体
弱多病的女孩子来说，很是吃不
消，特别是进入冬天，早上 5：30 就
摸黑起床骑车去早读，一个来回浑
身冰凉，手脚又麻又疼。还记得有
一天早晨早读后回到家里的时候，
眉毛、睫毛上全是一层霜花，吃饭
的时候筷子都拿不住了，眼泪不由
的就掉了下来，父亲看在眼里，疼
在心上，虽然当时没说什么，却在
几天以后拿回了一件过膝的绿色
大棉袄让我穿上。并且眼神里充满
了自豪与得意，原来当时父亲正经
营着一个服装加工厂，这件大款的
绿棉袄是父亲利用空暇同几个工
人共同设计制成的，要知道这在那
个时候，这即好看又轻盈保暖的棉
衣在我们这里可并不多见啊。当我
迫不及待的穿上这件棉衣，走到镜
子面前，看着镜中漂亮的自己，摸
着暖和又好看的衣服，心里真是乐
开了花。在那个冬日的傍晚，吃罢
晚饭我该去上晚自习了，当时天空
已飘起雪花，父亲特地送了我一
程，一路上问了我好几次冷不冷，
看到我摇头，父亲露出了满意的笑
容。

当我走进教室，女同学们都向
我投来羡慕的目光，同桌忍不住问
我：“你这大袄哪来的？真漂亮！”我
自豪地说：“这是我爸爸送给我
的！”穿着这么暖和的衣服让我干
劲更足，于是点上小煤油灯，复习
起功课来。正当我专心致志的学习
的时候，忽听邻桌一个同学大声惊
呼：“啊呀，你的衣服着火了！”我回
头一看，自己的后背上正窜着火
苗！我吓坏了，一下把衣服脱下
扔在了地上，这时同学们都跑过
来，七手八脚的把火扑灭，但是
我那件绿袄已是惨不忍睹，背上
烧 破 了 一 个 大 洞 ， 不 能 再 穿
了……

后来经班主任查明，是我后面
的男生挑灯芯子，把火星子挑到了
我的身上，才使衣服着了火。

这么多年过去，在经历了世
间的风风雨雨、世事沧桑之后，
不管是身在快乐的我还是悲伤的
我，总会在这落雪的冬日想起那
件大绿袄，不仅是怀念那件没有
穿够的大绿袄，还有那份让我温
暖地父爱，和那段求学路上苦并快
乐着的艰辛……

难忘那件绿袄
文/李向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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